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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青
山

难
忘
那
顶
竹
帽

在 记 忆 的 溪 流
中 ，总 会 有 一 些 棱 角
被 冲 刷 圆 润 ，在 时 空
的 罅 隙 中 ，总 会 发 现
被 遗 落 的 回 忆 ，虽 经
数载，历久弥新，犹如
晨 露 ，熠 熠 生 辉 。 在
我 回 眸 溯 往 的 辗 转
中 ，一 顶 六 角 形 的 竹
帽 总 在 思 绪 中 萦 绕 ，
难以忘怀。

那 是 一 顶 曾 为 我
遮风挡雨数的竹帽，那
是 一 顶 能 够 让 我 时 时
刻刻忘却困难、不畏艰
辛 的 竹 帽 。 那 是 故 去
多 年 的 父 亲 曾 经 朝 夕
相 伴 的 竹 帽 。 如 今 ，
那 顶 竹 帽 早 已 不 知 所
踪，但它的纹理却深深
地、印在我的心底，虽
经多年，仍历历在目，
如在眼前！

在记忆中，竹帽的
外 表 是 六 边 形 的 ，边
沿 是 用 坚 韧 的 竹 片 和
结 实 的 竹 丝 锁 住 的 ，
在 竹 片 严 谨 的 夹 缝
中 ，竹 篾 编 制 的 密 密
匝匝，而又错落有致、
泾 渭 分 明 ，从 四 周 排
列 整 齐 的 、簇 拥 着 盘
旋 而 上 。 在 中 间 三 十
厘 米 见 方 的 位 置 陡 然
峭 立 ，就 像 一 个 圆 圆
的 小 山 包 ，由 下 而 上
逐 渐 紧 缩 、凝 聚 。 最
终 四 面 八 方 汇 聚 而 来
的 条 条 竹 篾 在 顶 端 会
和 ，纠 缠 在 一 起 。 而
后 像 茶 壶 盖 一 样 ，被
特 制 软 化 的 竹 片 定
型、包裹、聚拢、覆盖，
一 丝 不 落 地 收 敛 在 麾
下 。 从 竹 帽 下 面 看 上
去，就像展馆、体育场
馆 的 钢 架 结 构 的 顶 棚
一 样 ，错 综 复 杂 而 又
井 然 有 序 、牢 固 坚 韧
地 支 撑 着 。 镂 空 的 竹
质 骨 架 用 竹 条 均 匀 地
将 竹 帽 的 整 齐 外 衣 紧
紧 束 缚 在 一 起 。 淡 黄
色 的 竹 帽 在 父 亲 那 古
铜 色 的 面 庞 映 衬 下 ，
显得那么富含生机，充
满活力。

时光如刀，岁月留
痕 。 竹 帽 上 最 深 的 那
道 痕 迹 始 终 印 在 我 的
心 底 。 那 就 是 在 竹 帽
外沿竹片的接口处，由
于天长日久的磨损，接
口产生了裂痕，竹片挣
脱了束缚，两头都支梭
起 来 。 父 亲 找 来 一 小
块整洁的帆布，对折成
整齐的条状，严严实实

地敷在接口处，将翘起
来 的 两 头 竹 片 严 密 地
封锁在里面，又用结实
的 尼 龙 绳 将 帆 布 紧 紧
地缠绕、固定起来。既
收拢了竹片，又使竹帽
不至于因此而散架、损
毁。经过修整的竹帽，
看 上 去 虽 颜 色 搭 配 不
怎 么 美 观 ，却 更 加 耐
用，依旧为父亲遮阳挡
雨。

竹 帽 挡 不 住 岁 月
的流逝，却遮住了无情
的 日 晒 雨 淋 。 每 到 酷
热时节，竹帽便成了父
亲 每 日 必 不 可 少 的 日
用 品 。 伴 着 一 季 一 季
的庄稼挺拔、坚实、茁
壮地成长，竹帽下的身
躯却不再伟岸，身影不
再笔直，弯曲的弧度日
益 增 加 。 风 里 来 雨 里
去，雨幕中的竹帽成了
我 最 窝 心 的 回 忆 。 记
忆中的雨天，父亲很少
在家闲坐，不是疏通院
中的积水，就是看牲口
棚是否漏雨，要不就是
去地里给庄稼排涝。

虽时过数载，那顶
竹 帽 就 像 父 亲 的 音 容
笑貌，如同海里的浪花
一 般 ，不 时 泛 现 于 眼
前，在阳光照耀下，焕
发出他那不灭的光彩。

（作者单位：吴桥
县公安局）

□ 韩冬红

攀 爬 者

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时回家
的 路 就 在 脚 下 ，却 不 知 回 家 的 方
向。

7 月 9 日下午，一名身穿蓝底白
花 T 恤衫的大妈，站在汉城华都小
区门口通道上，妨碍了进进出出的
机动车，笛声四起。保安辛师傅赶
紧从保卫室跑出来，把她拉到安全
区域。

“ 您 不 能 挡 道 ，找 谁？”辛 师 傅
问。

“我迷路了。”大妈答。
“您住哪个小区？”
“忘了。”
辛 师 傅 被 噎 住 了 。“ 记 得 自 己

姓什么吗？”
“我姓田。”
“有手机吗？”
大妈摇了摇头。

“记得家人电话吗？”
田 大 妈 敲 着 额 头 ，说“ 想 不 起

来”。辛师傅急出了一头汗。他头
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无奈只好拨通

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民警周红路急忙

赶 到 ，听 了 辛 师 傅 的 述 说 ，“ 头 大
呀！”

周红路打量眼前老人，留着短
发，皮肤黝黑，衣着朴实，他分析老
人可能是距此不远的郊区村民。

“您老多大年龄？”
“74 岁 。”田 大 妈 伸 手 比 画 着

说。
“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一个在二厂上班，

一个在三厂。”谈起两个闺女，老人
高兴地说道。

周红路闻听却高兴不起来。因
为 老 人 所 说 的 二 厂 、三 厂 ，十 年 前
就已经倒闭了。

“您家在哪里？”周红路又启发
道。

老人摸着额头想了半天，没说
出来。辛师傅在旁摊开双手，嘟囔
道“不好办”。

“ 别 着 急 ，好 好 想 下。”周 红 路
在旁鼓励道。

“想起来啦，我老家在临漳，后

来我闺女把我接到这里。”
“老家还有亲人吗？”如果记得

她老家，找到亲人，一切迎刃而解。
“家里没人了。”
周 红 路 明 亮 的 眼 神 暗 淡 了 下

来，问：“您怎么到的这里？”
“走着，到这儿了。”
“从哪里走过来的？”
田大妈一会儿指这儿，一会儿

指那儿，她搞不清是从哪个方向走
过来的。

天很热，周红路等人警服都湿
透了。田大妈又想不起回家的路，
周红路让老人上车休息下，以防中
暑，并为老人买来矿泉水解渴。周
红路不死心，期望从老人身上找出
一丝线索，可老人身上除了一串钥
匙，什么都没有。

周红路把钥匙翻转多遍，期望
找 出 门 牌 号 、小 区 相 关 信 息 ，可 徒
劳 无 功 。 周 红 路 和 田 大 妈 一 边 交
谈，一边想，既然是徒步出来，家肯
定在附近，遂开着警车带着老人在
附近寻找。

“ 家 门 口 有 什 么 标 志 建 筑 吗 ？

比 如 说 ，饭 店 、超 市 、商 场 之 类 的
……”老人说，她实在想不起来。

“ 您 家 是 不 是 在 汉 霸 庄 、东 辛
庄、兼庄附近？”周红路一步一步开
导老人。

“东辛庄？就是东辛庄。”老人
闻听说：“我家就在那个村里。”

周红路调转车头向东辛庄方向
而去。当看到村口一栋栋楼房时，
老 人 兴 高 采 烈 地 说 ：“ 没 错 ，就 这
儿，不远了。”此时此刻，田大妈触
景生情，仿佛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
了。

民警在老人的指引下，走了近
20 分钟才抵达老人的家。

老人的家在村庄最东头。民警
把老人送到家。“不好意思，记性不
好，添麻烦了。”老人要挽留民警喝
茶，周红路谢绝老人的好意。

汉城华都小区距东辛庄仅两三
里 路 ，对 迷 向 的 田 大 妈 来 说 ，却 是
遥 不 可 及 。 好 在 遇 到 好 心 的 辛 师
傅 、为 民 服 务 的 好 警 察 ，让 回 家 的
路不再遥远。
（作者单位：邯郸市交巡警支队）

早晨去阳台收衣服时，
我瞥见挂在墙角的两盆绿
萝，低垂着脑袋，花茎变得
萎萎蔫蔫，底部的叶子变得
枯黄凌乱，散落在其他叶子
四周，我清理了枯叶，拿起
水壶让它们喝个饱。待晚
上回家，这两盆绿萝的叶子
就舒展开来，每一片叶子都
奋力向上挺起，它摆脱了萎
靡，仿佛能听到它枝叶伸展
的声音。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花草都这样幸运，都如绿
萝这般坚强。

想想这些年，我的阳台
见证了很多花开花落。四
季海棠的早夭完全归咎于
我的无知，不晓得它怕热怕
水涝的习性。我不断地献
殷 勤 般 地 浇 水 ，结 果 因 水
多，导致根部腐烂而死。那

盆长寿花因为我的一时疏
忽 ，生 生 在 阳 台 上 暴 晒 两
天，结果叶片大量脱落。最
痛心的是那株扶桑，换盆时
我把根系的土使劲抖得干
干净净，结果生生断送了人
家的性命。再美好的东西
也经不住岁月的风蚀摧残
和侍弄它的主人的轻慢疏
忽，养花与做人做事一个道
理，凡事敷衍不得，来不得
半点马虎和侥幸，所谓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

去年，租住对门的邻居
要搬家，他送我盆水竹做留
念。这盆水竹碧绿细长的
叶子全部长在顶端，像一把
有修长伞柄的打开的伞，根
部是棕色的，叶鞘抱着的竹
茎是绿色的，十几根聚拢在
一 起 ，细 细 长 长 ，很 文 静 ，
也很清秀挺拔，不乏绿竹之
韵，姿态有潇洒飘逸之感。

水竹姿态美，对于生活条件
不挑，我按邻居教授的方法
养护，果然养得它碧绿、优
雅 、健 康 。 熟 识 了 水 竹 特
性，觉得它的品性就如我们
这些平凡的人一样，要求不
高，有一些适合的条件，自
己就能活出一番精彩来。

每 当 回 家 ，我 首 先 会
奔 向 阳 台 ，凝 视 着 这 些 花
草，它们也静静地望着我，
就 这 样 面 对 面 坐 一 坐 ，就
会使心中平添一种属于家
的温暖。这些花草用生命
的 颜 色 点 缀 着 一 方 天 地 。
生 活 中 有 了 这 样 的 点 缀 ，
就 多 了 一 份 诗 意 ，多 了 一
份 牵 挂 ，多 了 一 份 对 生 命
的敬仰。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
公安局长安分局长丰派出
所）

想 起 江 南 ，在 我 脑 海 里 ，总 是
烟雨笼罩的隐约，是青砖黛瓦的古
典，总是小桥流水的温婉。是一幅
令人流连的画面。

江南似乎总是离不开雨，被雨
洗 礼 的 江 南 ，那 么 干 净 透 彻 ，那 么
纯朴自然，那么明亮鲜艳。江南的
一切都离不开水的依恋，江南水乡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绝 美 的 组 合 ，可 以
说 ，水 的 灵 性 赋 予 了 江 南 的 美 ，也
成就了江南的人文历史，并形成了
独特地域文化。有了水，便离不开
船，撑一支长槁，挂一面薄帆，坐在
乌 篷 船 头 ，抽 上 一 袋 旱 烟 ，遥 望 着
远 方 山 川 ，那 种 悠 闲 自 得 ，那 种 怡
然自乐，那种畅快舒缓，我想，应如

神 仙 一 般 。 青 石 甬 道 ，柳 巷 深 深 ，
曲曲折折的屋舍左右并列，细雨如
飞 ，瓦 片 上 的 水 滴 花 洒 落 地 ，执 一
把 油 纸 伞 ，漫 步 在 雨 中 ，抬 头 凝 望
远 方 的 朦 胧 ，那 是 多 么 的 诗 情 画
意，那一个背影又是多么的令人迷
恋。

在 河 流 纵 横 的 江 南 ，有 了 雨 ，
有 了 船 ，再 有 的 就 是 许 许 多 多 的
桥 ，一 座 座 的 拱 桥 如 彩 虹 般 横 卧
江 面 ，桥 下 潺 潺 流 水 ，波 光 潋 滟 ，
这 好 像 就 是 长 桥 卧 波 那 个 画 面 。
站 在 桥 上 看 风 景 ，远 方 的 一 切 尽

收 眼 底 ，无 论 是 那 乌 篷 船 ，还 是 烟
雨 巷 里 的 油 纸 伞 ，好 像 都 装 饰 了
梦 一 般 的 画 面 ，你 说 ，如 何 忍 心 不
欣 赏 这 美 丽 的 一 切 。 我 想 起 了 西
湖 ，六 月 的 西 湖 ，苏 堤 的 岸 边 ，莲
叶 错 落 ，荷 花 娇 艳 。 莲 叶 的 清 香 ，
荷 花 的 芬 芳 ，交 织 着 氤 氲 在 空 气
里 ，不 仅 有 映 入 眼 帘 的 美 景 ，还 有
令 人 陶 醉 的 芳 香 。 如 何 能 不 喜
欢。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
江 南 。 水 乡 的 苏 州 ，沟 湖 池 塘 星
罗 棋 布 ，因 势 利 导 ，建 山 造 园 ，加

之 自 古 苏 州 地 区 商 业 兴 旺 ，官 富
民 殷 ，崇 尚 艺 术 ，追 求 完 美 ，无 论
是 乡 野 民 居 ，还 是 官 衙 商 贾 之 宅
邸 ，其 设 计 建 造 皆 是 匠 心 独 运 ，独
树 一 帜 ，看 似 相 同 ，实 则 各 有 特
色 。 明 清 时 期 ，苏 州 乃 为 中 国 最
繁 华 富 庶 的 地 区 之 一 ，私 家 园 林
遍 布 古 城 内 外 ，时 而 小 家 碧 玉 ，时
而 开 阔 大 气 ，时 而 峰 回 路 转 ，时 而
别 有 洞 天 ，“ 人 间 天 堂 ”的 美 誉 至
此 响 彻 中 华 大 地 。 园 林 遍 布 ，花
树 交 织 ，溪 流 缓 缓 ，鱼 儿 跳 跃 ，一
切 皆 是 绿 意 浓 浓 ，生 机 盎 然 ，天 地
人 和 ，碧 水 蓝 天 ，这 不 就 是 我 们 现
在 追 逐 的 生 态 发 展 吗 ！ 原 来 ，环
保 生 态 城 市 的 模 范 ，古 已 有 之 ，那
就在江南。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清晨，我走在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不经意间
一片白色的小花儿映入眼帘，这些花儿很小，一串串
地盛开着，与周围其他五颜六色的花儿相比，一点也
不娇艳、美丽。

我总感觉这些小花儿有种独特的气质，于是低下
头来细细欣赏，忽然发现有的小花儿朵是歪歪扭扭的，
显得有些凌乱、不协调。我在想，是不是昨夜的雨摧残
了这些弱不禁风的小花朵，打乱了她们原来整整齐齐
的模样，但是细看她们的样子并不像遭遇风雨摧残后
的那般无精打采，每一朵小花儿依然神采奕奕、朝气蓬
勃。这到底是什么花呢？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花儿居然
这么坚强？我对这小小的花朵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于
是试着用手机搜索了一下这些小花儿的名称。

“随意草，花序自下端往上逐渐绽开。如将小花
推向一边，不会复位，因而得名。”哦，原来这些小花的
名字叫“随意草”，多么有诗意的名字，而且最有趣的
是她的花朵可以随意往哪个方向推而不会复位。我
试着将那些歪歪扭扭的小花朵儿又推回到了原位，果
然这一串串的小花朵儿又恢复了原来的整齐模样，看
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受过风雨的摧残。我又试着推了
推其他的小花朵儿，她们也是如此，你推到哪个方向，
她就定格在哪个方向，不争不抢，随遇而安，正如她的
花语：一切随意，心平气和，豁达潇洒，真实自然。

低头看时，这些白色的小花依然在那里静静地开
着。此刻，我对这些小花儿又多了一份敬意，这一串
串小小的花儿却蕴含着这么多人生哲理，她们用自己
并不美丽的外表诠释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那份自然、平和与恬
静。现在，每当到公园散步时，我都会去特意看看那
片长在小路旁的随意草，每当看到它们，心里就多一
份淡然、多一份从容。

（作者单位：献县公安局）

回家的路有多远

梦中的江南

阳台上的那些花儿

一 棵 杜 梨 树 孤 零 零 地 站 在 河
东岸上，是三乡五里数得着的一棵
大树，足有十几米高，成人大腿粗。

杜 梨 树 身 边 有 一 条 看 上 并 不
宽 的 河 。 每 年 夏 天 水 位 很 高 ，水
会到达杜梨树脚下。家里人做梦
也想不到我会蹚过没过膝盖的河
水，去爬这棵杜梨树。我知道爬树
与攀岩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考验体
力和四肢协调能力的运动项目，只
不过对于一个不过五岁的女孩来
说 ，爬 上 那 么 高 的 树 ，着 实 不 易 。
爬是爬上去了，但是双手紧紧抓住
粗一点的树杈，双脚站在树杈上，
腿抖得像筛糠，我想退下去，却不
敢，担心粗粝的树皮把裤子划破，
惹母亲生气。

我被困在树上，与被困孤岛的
人无二区别。回想当年，我的亲人
为了把我从土窝窝拽出来，是何等
的用心啊！每月开不足六十块工
资的二姐夫，把五十块钱递到我手
上，我知道这五十块钱，对于一个
家庭意味着什么。二姐和二姐夫
两人加起来工资不足百元，外甥女
尚小，母亲下地劳作，都在指望这
百元。我回报这五十块钱的是刻
苦学习，努力再努力。冬天手脚上
的冻疮，裂开如婴儿小嘴一样的口
子，向外渗着鲜红的血，老的愈合，
新的冻疮又形成。三伏天，握笔的

手如水浸泡，像民工一样肩膀上搭
条毛巾，时不时擦擦汗。最后，我
没有拿到开启大学校门的“钥匙”，
反而进了一家军工企业。

没有能考上大学，我从虚无缥
缈的理想天空中，跌落在地。职业
是谋生的手段，我用这手段开始养
活自己，没有年休假，没有礼拜天，
每天像上满发条的钟摆。单位新
买了打字机，在别人学不会的情况
下，我愉快地接手，为之后攀爬上
另一枝头埋下了伏笔。把铅字敲
在蜡质上不难，难在背诵密密麻麻
的倒字、反字字盘。很快，我把噼
噼啪啪的声音，敲出均匀的节奏。
在这“很快”二字后面，是我手指的
深深酸痛。

如 果 我 像 如 今 有 些 年 轻 人 那
样，认为会得多、干得多，是傻瓜，
那么五年后，我会像曾经并肩工作
的同事一样，成为下岗工人——我
确实尝到“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
人”的暖意。三十年前，打字员在
当时是有技术含量的人。公安局
的三名打字员考上政法干部管理
学院，局里找寻了一圈，没有会打
字的，于是，一块“馅饼”砸在我头
上。

在 村 里 ，婶 子 大 娘 夸 我 像 朵
牵牛花。其实，我不喜欢花朵，但
是喜欢多年藤科植物。在我看来
蔷薇、爬墙虎、葡萄架、野麻等，有
一 种 为 了 尊 严 而 活 着 的 力 量 ，一

种忍耐寒冬酷暑摧残而不折腰的
力量。我从它们身上可以感受到
那种不可言喻的东西。那个星期
天 ，一 位 领 导 交 给 我 三 十 多 页 的
稿纸，说是下午开会用，要求我在
两 点 前 打 完 。 为 了 按 时 完 成 任
务 ，我 中 午 连 饭 都 没 顾 上 吃 。 我
把 长 长 的 文 稿 变 成 数 张 蜡 纸 ，将
蜡 纸 递 到 了 领 导 手 上 ，谁 知 领 导
展 开 蜡 纸 看 了 看 说 ：“ 对 不 起 啊 ，
让 你 加 了 这 么 长 时 间 的 班 ，可 是
会议取消了，你回去吧。”说着，那
湖 蓝 色 的 蜡 纸 就 被 领 导 揉 成 一
团 ，丢 进 了 废 纸 篓 ，我 不 敢 言 语 ，
心 中 是 酸 苦 的 …… 我 在 那 里 整 整
两 年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 年 ，我 觉
得 自 己 像 是 一 根 藤 在 键 盘 里 攀
爬，从稚嫩爬向成熟。

我 终 于 成 为 警 察 。 为 了 自 己
与 警 察 身 份 匹 配 ，我 继 续 攀 爬 。
参 加 过 司 法 函 授 自 学 考 试 ，取 得
了中专文凭，当普及大专时，又投
入 公 安 大 学 自 学 考 试 中 ，好 不 容
易 考 过 一 半 多 课 程 ，拿 到 所 谓 公
安 内 部 承 认 的 结 业 证 书 ，却 遭 遇
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尴尬。我选择
继 续“ 杀 出 一 条 血 路 ”，报 名 河 北
师大法律系，三十好几，拿到国家
承 认 的“ 红 本 本 ”。 只 问 耕 耘 ，不
问 收 获 的 我 ，竟 然 在 即 将 叩 响 知
天 命 之 年 时 ，升 职 正 科 。 要 知 道
很 多 人 因 学 历 问 题 ，提 职 愿 望 折
翼，被困在原地。

著名作家塞壬在《奔跑者》中
写道：“在写作中，我找到了另一种
奔跑，它让我实现穿越个人黑暗地
狱 而 抵 达 天 堂 的 澄 明 ……”我 知
道，塞壬是在通过写作实现自我拯
救，对于我来说，原本拿爬格子自
娱自乐的我，有一天在写作中，竟
然看见了澄明，它诱使我甘愿虔诚
地匍匐在地。这是我在攀爬工作
高度的同时，作出的一件与物质无
关，与内在精神息息相关的决定。
在这条路上我爬得很轻松，并非我
天生具备文学细胞，而是我遇到了
一直追赶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握着
无形的鞭子抽打我。“句子还疙疙
瘩瘩，需要揉开”；“缺少一条主线，
把故事情节串起来”，对于这些专
业提法，我不是似懂非懂，而是一
点不懂。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给
我讲什么叫散文语言，什么叫主线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文章上
当地报刊，又到省内外。

去年冬天，从花盆中冒出一棵
无名草，叶绿如翠，初春，它长出带
竖纹的藤，我殷殷地递它一根水晶
绳，没有想到充满智慧的它，用玻
璃丝一样的蔓抓住了！它攀爬之
前，先长蔓，在水晶绳上绕了一圈
又一圈，然后再长藤，这棵无名草
现在即将到攀爬到窗口。

攀爬，无名草在攀爬，我也在
攀爬。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那片随意草

范国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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